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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究竟留下了什么？1 

——兼及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” 

马惠娣 

（2020 年 3 月 12 日） 

 

《自然辩证法》是恩格斯代表作之一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了自然界的整体性，确立了唯物辩证法

的科学观、自然观和方法论。	

恩格斯如何开创了他的理论体系？《自然辩证法》之外还留下了

什么思想遗产？值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，仔细阅读他的更多著作，带

给我们更多的思索。	

1843 年-1845 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展开调

查，访问工人家庭，走访工厂视察员、医生和教师，去伦敦、利物浦

等工业中心实地考察，查阅议会报告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。《英国工

人阶级状况》于 1845 年出版，以详实的一手资料和数据揭露了资本

主义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后果……并由此损害了工人的健康，使生活

进一步恶化。	

恩格斯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因果现象：“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

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，迫使它为人们服务：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

了生产，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，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

所生产的还要多。而结果又怎样呢？日益增长的过度劳动，群众的日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 																				 	
1 本文发表在《自然辩证法研究》，2020 年第三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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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贫困，每十年一次大危机……”（【1】P19）这样的因果，给自然带

来的挑战十分严重：“美索不达米亚、希腊、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

的居民，为了耕地，毁灭了森林，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些地方

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……”（【1】P307）这些现象，直接关系到

人的生活方式，也包括“现实的人”。	

恩格斯意识到，大规模现代工业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工人阶级生

活状况被改变这一现实，揭示了生活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

和社会过程中的极其重要性，看到了生产方式的变革，特别是机器生

产给生活方式提出的新课题。	

不能忽略的是，这项“调查”引发了恩格斯在日后对人与自然的

关系，以及城市空间问题的探索与思考，并将自然、社会、生态环境

拓展到生活观的范畴。“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，

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。

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

察。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，是他们表现自己

生活的一定方式，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。”2	 	

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“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”的论

断。并把“人的解放”与“自由而全面发展人”作为终生目标加以追

求。解释了将来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原则：“整个人类的发展，就其超

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，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

用，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

基础。”3	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。”恩格斯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 																				 	
2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一卷，1995 年，第 67 页 
3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47 卷，1995 年，第 21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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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这最适合用来“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”。4	 	

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同时

代，以及后来学术流派的形成，诸如：法兰克福学派、生态学马克思

主义、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、东欧马克思主义等学派。提出了异化在

现代社会中的“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”、“人性的贪婪与物欲”、“生活

世界的变革”、“增长的极限”、“城市空间正义”等理论。延续了马克

思主义的批判性、思辨性、人文性、实践性等特征。	

在中国，于光远是《自然辩证法》翻译的译者和组织者，中国自

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奠基者，“一个新的哲学学派”的构建者，坚持践

行“中国哲学学派”实践的、辩证的、唯物的、开放的、批判的思想

原则”的实践者。	 	

1936 年于光远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1939

年在延安有机会最早接触了《自然辩证法》德文版，并着手翻译。 

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于 1981 年，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

组织，在于光远的感召与影响下，汇聚了当时在自然科学、工程建设、

科学管理、哲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、跨学科的顶尖人才和科研工作

者，承担了众多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立项的论证。 

于光远很重视“自然辩证法中国学派的建构与形成”，他不仅重

视以往哲学（中西方）的研究，而且更加关注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最

新研究中提出的哲学问题，并以跨学科的姿态关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

与哲学的关系，建立了自然哲学、科技哲学、工程哲学、企业哲学、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 																				 	
4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1 卷，1995 年，第 294 页 



4	
	

经济哲学、文化哲学、社会哲学、休闲哲学等学科分支。于光远的自

然辩证法思想带有鲜明的跨学科性、实践性、人文性。与马克思主义

一脉相承。 

他强调：“我们的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、抽象的思辨，而是要

做特殊的、具体的研究，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，直到在实践生活中显

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……这个学派所联系的实际，就包括人们日

常物质生活，日常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领域，包括有利于

人类的环境的创造与保护”（【2】P6）。“我们所说的自然，不完全指

天然的自然，也指经过人的作用而形成是社会的自然。（【2】P13）……

把它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之外的一切人工的自然界——或者准确地

说扩大到一切受到人类社会影响的自然界（【2】P470）”。这一思想成

为“一个中国哲学学派”的主要特色。 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于光远提出“抓生活、促生产”的概念

（【3】），修正了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意识形态，并在多个场合讲：

“现代人，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。在现代人生活方式中，应该具

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。讲科学、讲道德、讲礼貌、讲美、讲卫生、将

享受、讲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才能与个性，等等”。他发表有关生活方

式的文章，对当时影响很大。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（1984 年）发

布的公报中，其中三段文字关系“生活方式问题”。也许与他作为直

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人物有重要关系。（【3】）	

后来他提出“社会的自然”和“人工的自然”等概念，（【2】P17）

使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向着纵深和开阔的领域发展。中国改革开放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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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就参与和关注到国家发展战略问题，曾先后组织专家学者讨论和论

证了城市、粮食、菜篮子、立体交通、教育、文化、农业、科技与社

会发展战略等问题，开创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“对话与讨论模式”。 

早在 1981 年他发表文章指出：“谈到生态问题，我的看法是，既

要保护有利于我们建设天然的生态平衡，又要努力建设更有利于我们

的人工生态平衡。（【2】P551）”……“我国到底采用怎样的一种发展

战略？我们是不是要走美国那样的路？历史、时代都不一样了，我们

要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，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

生活方式、消费方式。我们不一定追求国民经济发展在数字上高得不

得了，可以要求给人们带来愉快幸福的物质生活、文化生活、精神生

活和伦理关系……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，要靠大脑的思考，这就需

要自然辩证法。”（【2】P545） 

1995 年中国开始了“每周五天工作制”，他发文指出“休闲是我

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，关乎构筑健康、科学、积极的

生活方式，关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，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。休闲问

题说到底，是对马克思主义“自由而全面发展人”的实践，是人类生

活发展的普遍现象、规律，是当今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中提出的最重

要的哲学问题之一，是社会生活伦理和政治关切的实践性领域。他提

出休闲研究宗旨：“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，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”，

成为中国休闲研究的方向。（【3】）	

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，于光远也十分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考察，

许多著述都基于大量的走访考察。即使在晚年他依然“坐轮椅、走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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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”，并仔细地观察到：“那位梳长辫子的中年女性经常在这里打乒乓

球。是业余爱好，还是下岗了？还有什么业余爱好？问问她闲暇时间

都怎么分配等等。”还嘱咐“要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休闲生活”。（【3】）	

于光远作为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片面理解、断章取义

地引介马克思主义不同，他更注重全面、完整、系统地汲取马克思主

义的精华。他反对架空马克思主义哲学，尤其那些“文字游戏”、“隔

靴搔痒”、“攀附风雅”、“失去主见”式的文章和学术；他反对不接地

气、远离社会与生活源头的哲学杂技；他也反对缺少批判与思辨的僵

化哲学。因此，他强调：学术应深深植根于社会、生活、民众，应能

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、焦点问题、难点问题。	

于光远说，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本思想，把生活看

作是一切实证科学的本源性。他在教给我们研究方法时说：要坚持“一

个信念”：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；“两种精神”（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）；

“两种方法”（咬文嚼字和广征博引）；“两种关切”（学术关切与社会

关切）。（【3】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工作是多么地神似！	

2020 年是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，于光远诞辰 105 年。再次读他

们的书，依然被他们的思想、精神、忘我的革命热情所震撼、所感染。

再一次证明了科学思维方法对认知自然、人、社会的相互关系具有多

么重要的意义。否则，我们将会在以偏概全、以假乱真、急功近利中

迷失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向。	

《自然辩证法》在今天对于启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，包括自然

观和方法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作为这个专业的学术组织，面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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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不确定、不稳定的未来（自然界发生巨变、科学技术走向亦如脱

缰的野马、人的蓬勃野心也正在失控、人工智能对“工作的终结”、

“娱乐至死”之心态），如何寻求更好的路径将《自然辩证法》的科

学观、自然观、方法论应用到新的历史时代？如何加强自然辩证法在

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中的影响力？如何将《自然辩证法》与人文关

怀联系在一起？如何改进学风等等问题，当是学者、研究者、领导者、

管理者、决策者迫切思考并回答的问题。	

《自然辩证法》仍是洞察当代人性、生活与社会的“显微镜”与

“望远镜”，是当代社会的“解剖刀”。	

	

（修改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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